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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北京景山的最高处凭栏俯瞰
故宫，蓝天白云之下，整个紫禁城气势
恢宏，金灿灿的琉璃瓦覆盖着大片的
殿宇宫阙，叠翠流金，耀眼夺目。

这令人一见难忘的官式琉璃瓦和
屋顶上象征威严的脊兽，大都来自京
西门头沟永定河畔一座以烧制琉璃而
闻名的千年古村——琉璃渠村。

不久前，在琉璃渠村，有着760年
历史的琉璃官窑厂在熄火整整十年
后，重新燃起了窑火。一度被废弃的
老旧厂区，经改造后变身金隅琉璃文
化创意产业园，未来将以绿色生产的
方式恢复古法烧制技艺，再现760年
历史官式琉璃的华彩流光。

曾因窑火熄灭而被遣散的工匠们
纷纷回到琉璃渠村重操旧业，一些年
轻师傅也加入到琉璃瓦烧造的队伍中
来。园区恢复了一口素烧窑，复建了
一口釉烧窑，并配合加装了空气净化
和回收设备，既原汁原味恢复了古法
烧造技艺，又顺应了现代环保需求。

窑火重燃，意味着琉璃渠700多
年烧制官式琉璃的传统得以保存。正
如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
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所言：“过去的文
物保护，往往保护那些静态的古遗址、
古墓葬、石窟寺，但是文化遗产还要保
护那些活态的、动态的遗存。门头沟
琉璃窑火重燃，是北京历史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是保护文化遗产的一个重
要实践、一个典范性的推动。”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年琉璃官窑厂重燃窑火

二今年57岁的赵长安自1993

年起便投身于琉璃烧造事

业，至今已有30年。他曾参与故宫大

修工程的琉璃烧制工作，太和殿垂脊

上的十个走兽便是由他原样复制的。

凭借一腔热爱，赵长安成为目前

全国仅存的五位官式琉璃吻作之一，

仅存的两位可绘制官式纹样的大师之

一。他还参与了国家博物馆、南京明

孝陵、山西五台山等国内诸多历史建

筑的修缮和复制工作，还为国外琉璃

建筑提供设计和安装指导，他设计的

琉璃艺术品种类繁多，获奖无数。

“烧得最好的琉璃，应该是敲之有

声、断面无孔，成大型而不开裂，质地

圆润，颜色鲜艳，清澈见底。”讲起古法

烧制技艺，赵长安如数家珍。在他看

来，传统工艺的魅力在于可以把控窑

内温度，保证成品的颜色，烧成的瓦件

晶莹剔透、叠翠流金。“你看这个釉色，

这个做工和手法，烧得好的真是几百

年不会变。”赵长安指着展厅中一件明

代的琉璃瓦说。

谈到官式琉璃的坚固程度，他介

绍，琉璃需要经过“冻融循环”的测试，

把泡过水的琉璃构件放在冷柜里冻，

然后再泡、再冻，一个冻融循环代表一

年，我国的国标是15年即为合格。“上

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德国来订货，

不相信咱们的标准，拿回德国自己测，

结果是做到第162个冻融循环时，才

开始出现一点剥落。”

赵长安介绍，琉璃技艺包含吻作、

窑作、釉作三个工种。“吻作”指的是专

业工艺造型师和制模具的匠师，官式

琉璃制作有着一套严密的尺寸和比例

关系。“窑作”指的是专业烧窑看火候

的窑匠，琉璃烧造分为素烧坯窑与釉

烧色窑两步，都需要窑匠依据丰富的

经验把控其温度变化，以及与之相对

应的烧造时长。“釉作”则指的是配釉炼铅

掌握釉方秘诀的匠人。

1999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五十周

年，国家博物馆大修，檐头上所有的琉璃

构件需原样复制。时间紧任务重，赵长安

爬上29米高的脚手架，在冬日凛冽的寒风

中一点一点测量了近百件琉璃构件，确保

每一处的尺寸都精确到毫米，最终顺利完

成了国家博物馆琉璃构件的精准复制。

2006年，他受邀参与故宫太和殿的修

复工作。其中，太和殿屋脊上的“仙人”复

制难度和复制标准极高。经过两个多月

夜以继日反复测量、推算及测试原料含水

率成型效果，赵长安终于复刻出完美的

“仙人”。故宫验收时，对“仙人”上羽毛的

数量、方向、大小等进行逐一确认，竟与原

件分毫不差。“太和殿是康熙年间修的，文

物级别最高，我们把屋脊上的小兽都进行

了原样复制，还原了康熙年间的原貌，可

以说是我做过的难度最大的琉璃了，故宫

还特别郑重地给这批琉璃印上了‘故宫博

物院监制’的印章。”

如今，在赵长安等非遗传承人和新一

代琉璃工匠的不懈努力下，金隅琉璃文化

创意产业园成功恢复了古法琉璃烧制技

艺，重现了中国皇家建筑中标准官式琉璃

瓦构件制作技艺流程。

古法烧制有门道
“烧得好的几百年不会变”

一“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署之

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

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

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

宫光辉。应知其顶坚固，可以久存不

坏。”1298年，在《马可 ·波罗行纪》中，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 ·波罗描绘了由琉璃

瓦装饰的元大都宫城的样貌。

这位旅行家笔下“光泽灿烂”“永

存不坏”的“顶上之瓦”，正是出自于北

京西山脚下、永定河畔的琉璃渠村。

忽必烈于1263年下诏营建元大都，同

一年始建的皇家琉璃官窑厂所生产的

琉璃装点了古都的色彩。

700多年间，这座官窑一直为紫

禁城、天坛、颐和园等皇家建筑烧制琉

璃构件。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民

族文化宫、钓鱼台国宾馆、中国美术馆

等新中国十大建筑的琉璃瓦，也多由

该厂烧制。

走进金隅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

随处可见各种琉璃制品、琉璃历史文

化展陈以及工业遗存的原始风貌，整

个园区犹如一座传承活态技艺的博物

馆。园区优化了10余座保留建筑，还

保留了多个传统的拱券式倒焰窑，窑

砖上已烙下厚厚的黑色痕迹和斑驳发

亮的堆积釉，这是经年烧制留下的印

记。窑内一坯一坯瓦件成排码放，还

原了烧窑前古法装窑的流程。

琉璃烧制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为了留住老手艺，保障古法琉

璃烧制技艺传承和研究，园区专门请

回了掌握官式琉璃烧制技艺吻作、釉

作、窑作师傅及琉璃烧制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采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手

段，“原汁原味”恢复古法烧制技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琉璃烧制

技艺的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赵长

安，带记者走进了新建的琉璃生产研究

中心。在这里，紫禁城最大的琉璃——

太和殿3.4米高的正吻正在1:1还原制作

中。只见两位师傅站在高高的脚手架

上，正在对正吻素坯上的龙鳞造型进行

精雕细琢。

“正吻也叫螭吻，传说为水之精，能

辟火防灾。正吻放在大殿正脊两端，口

吞正脊，俗称吞脊兽。正吻是古代建筑

屋面中体量最大的琉璃构件，太和殿屋

脊上的正吻高3.4米，长2.6米，厚0.4米，

由十三块特大构件组拼而成，重四吨，这

是迄今为止体量最大的正吻，制作与烧

造难度非常之大。我们是按原尺寸、古

法制造，目前已经做了一个多月了。”赵

长安介绍。

在这座约1200平方米的琉璃生产

研究中心里，不仅将重启故宫等皇家建

筑琉璃产品的保护性生产，还设置了参

观通道，观众可近距离观看琉璃制作的

过程，深度体验琉璃文化。

赵长安介绍，不同于民间琉璃瓦的

烧制，官式琉璃烧制程序复杂，细节繁

琐。一件合格的琉璃产品，要经过设计、

制图、选料、配料、制模、制坯、修整、烘

干、素烧、挂釉、釉烧等20多道工序，历

时2个多月。任何一道工序出了差错，

都可能导致烧制失败。

“太和殿需要的琉璃品种多达50多

种，天安门是歇山顶，用的品种更多。把

这些内容全搞懂，需要几年、十几年的积

累。现在故宫的维修，一年用不了多少

件。这门技艺要传承下去，就要常练手，

让徒弟们知道正吻是怎么做的。所以没

有需求也要做，否则技艺就失传了。”

园区还专门将一个旧车间改造为琉

璃博物馆。走入馆中，抬头仰望，用琉璃

瓦摆出的故宫三大殿屋脊造型悬挂半

空，层层递进，错落有致地铺陈出太和

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建筑的雄伟轮

廓，更展现出琉璃作为建筑装饰品，在建

筑史上耀眼夺目的重要地位。

从展览中，可看到琉璃渠村作为

元、明、清三代皇家琉璃官窑的发展脉

络。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在今门

头沟设琉璃局，即今琉璃渠，为官办琉

璃窑厂。至元四年(1267年)，元大都开

始建设，设琉璃窑厂是为满足都城建设

之需。明代是琉璃艺术空前兴盛时期，

不仅营造了宏伟的宫殿建筑群紫禁城，

还增加了种类繁多的琉璃塔及园林造

艺。至清代，琉璃的使用范围又有扩

展，出现了规模宏大、外表全用琉璃仿

木构件的无梁殿式琉璃阁，北海的五彩

琉璃阁、颐和园的智慧海即为代表。

为什么皇家会把窑厂设在琉璃渠村

呢？赵长安介绍，这是因为这个地方的

条件得天独厚。“我们这儿有一种黑色

页岩，粉碎之后称为坩子土，土中含

铝，带油性，烧制之后变成白色，是制

作琉璃最好的原材料。门头沟地区有优

质的煤炭资源可供烧窑，方便运输，也

便于管理。”

因元大都营建而肇始
装点紫禁城的恢弘气象

四转机在2019年到来，北京

制 定 三 条 文 化 带 建 设 规

划，其中一条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

而琉璃渠村的琉璃官窑厂，恰恰就在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中。

同一年，金隅集团开启了琉璃文

创园项目，计划将废弃的老窑厂改造

成一座琉璃文创园，这也是北京唯一

一座以琉璃为主题的文创园。

2020年12月，按照北京市委市

政府、故宫博物院和门头沟区关于传

统技艺恢复琉璃保护性生产、落实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相关意见，

厂区提升改造工作正式启动。

曾经荒芜破败的厂区，如今被改

造为工业文化与现代科技文化相互交

融的景观。园区面积3万多平方米，

除新建一处1200平方米的厂房外，

其余建筑均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造、

提升和修复。

同时，故宫博物院古陶瓷、明清官

式建筑保护研究工作站也已启动，工作

站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琉璃文化的保

护、研究与推广。此外，园区还将加强

非遗技艺人才培养，加大后继人才储

备，搭建非遗传承梯队，并计划将非遗

融入现代教育，推进与高校、高职与中

职学校传统工艺相关专业课程的贯通与

对接。

按照计划，园区正式开放后，将联

合故宫、北京市文物局等单位，不定期

举办琉璃历史文化展览、琉璃工艺品

展、琉璃文创展、琉璃技艺非遗文化青

少年教育活动等，面向大中小学生和国

内外旅游团队，开展琉璃文化研学教育

和沉浸制作体验活动，让人们近距离体

验琉璃传统文化，实现琉璃烧制技艺的

保护传承、活化利用。

因窑火熄灭而离开琉璃厂的工匠

们，重新回到了琉璃渠重操旧业，延

续古法。赵长安回到园区，扛起古法

琉璃烧造技艺抢救性恢复、保护与传

承的重担。

2021年，赵长安组建了琉璃非遗

传承工作室，以“师带徒”方式逐渐恢

复传统窑烧技艺，实现古法烧制技艺传

承。通过一次次的实践教学与演练，持

续开展的教、帮、带、传活动，这种

“师带徒”传承模式已初见成效，工作

室现有技术专家3人、琉璃匠人6名、

年轻技师6人，逐步形成可持续的人才

梯队结构。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赵长安还

大胆借鉴了瓷器、雕塑等工艺品的外

形和制作工艺，经过不断摸索，开发

出微缩老北京门墩儿、微缩太和殿走

兽、影壁挂件、琉璃佛像、琉璃鼎等

琉璃艺术品。

从朴实无华的坩子土到灰黑色的素

坯，再到流光溢彩的琉璃制品，历经千

年岁月积淀的琉璃文化，早已是北京古

都风貌的一部分，更是京西永定河畔人

们独特的乡愁记忆。如今，在工业文化

与现代科技文化相互交融中，人们见证

了760年历史的皇家琉璃官窑厂的蝶

变，在重燃的窑火中，看到了活态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无限可能。

文创产业园蝶变
让琉璃技艺活态传承

▲国家

级非遗琉璃

烧制技艺北

京市级代表

性传承人赵

长安制作的

微缩正吻。

▲由760年历史的琉璃官窑厂改造的文创园内，摆放着原样复制的故宫太和殿上

的10个脊兽。金隅集团供图
 故宫大殿的屋顶脊兽押鱼。 （除注明外，均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摄）

 文创园内，

保留了多个传统

的拱券式倒焰窑。

▼760年琉璃

官窑厂重燃窑火，

让琉璃技艺活态

传承。

金隅集团供图

三琉璃渠村窑火的兴衰，始终

和北京城市发展有着密切

联系——它因都城营建而肇始，也因

城市功能疏解而转型。2013年，随着

市场需求下降以及环保约束趋严，琉

璃制品厂关停。

随着生态环保理念的普及，绿色

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烟熏火燎

的烧制技术、开山采矿的不可持续挖

掘，让琉璃生产遭遇瓶颈。同样困扰

琉璃渠人的，还有琉璃产品的低利润，

尽管琉璃已经走出了皇家的宫廷园

囿，但更加丰富的建材产品，让琉璃制

品的市场越来越小。

自2002年始，故宫启动了历时18

年的古建大修工程，这里生产的琉璃

瓦是故宫古建修缮最重要的材料之

一。2013年，为故宫大修工程烧制完最

后一批琉璃后，这座有着700多年历史

的御窑厂停产，窑火熄灭。2017年，在

门头沟区生态涵养区定位之下，琉璃渠

村的开山烧窑整体叫停。

几年之间，沉寂的窑厂变得冷清而荒

凉，琉璃车间里空空荡荡，厂区里遗留的

琉璃坯胎，任凭风雨侵蚀。村里一些窑厂

曾动过和外地企业合作或迁厂的念头，但

最终都没有实现，不仅因为本地琉璃烧制

需要特有的原材料，也因为很多工匠的岁

数都大了，很难再去外地“重起炉灶”。

“窑火熄灭，有一种历史传承中断的

感觉。”单霁翔说，官窑熄火让故宫人惋

惜，“只有门头沟琉璃渠的瓦厂知道故宫

琉璃瓦的品质是什么，尺寸是什么，有大

量的档案，上百年不断沉淀经验，不断理

解故宫对琉璃产品的要求。”

这座琉璃窑厂与故宫博物院有着很

深渊源。1954年，琉璃渠村原皇家琉璃

窑厂，曾交于故宫博物院管理，以保障故

宫琉璃建材所需，1958年琉璃窑厂移交

门头沟区，1962年又复归故宫博物院管

理，1970年划归北京金隅集团的前身北

京市建材局管理，更名为北京市琉璃制

品厂……几经反复，2013年停产熄火。

仅仅留下厂房，只是多了一处工业

遗址而已，这里数百年不熄的窑火、琉

璃渠人一代代传承的技术和记忆，该如

何传承下去？

为了让这座700余年历史的官窑窑

火重燃、琉璃重生，很多人都在奔走呼

吁。2018年，单霁翔给北京市相关领

导写了一封信，建议通过技术改造使该

厂实现环保达标、恢复生产，抢救、保

护、传承弥足珍贵的官式琉璃制造工

艺，保障故宫古建筑琉璃建材供应，使

老窑厂、老工艺继续服务于首都的文物

保护与建设事业。这一建议得到了北京

市的支持，琉璃窑厂改造项目渐渐地清

晰起来。

因城市功能疏解转型
窑火熄灭让故宫人惋惜


